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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莞屏与憨儿策马回返，迎
面是阵阵暖风。盛春不再间歇，直
接奔向夏日。路旁渠畔的水蓼花
真美，串串红色以前竟未曾注意，
这时觉得它们才是沙堡岛之花。
红腰雨燕一路追随，天际遥阔。马
儿缓行，两匹马并行，憨儿又说即
将开始的战事：“大人听说了吧？

这次官军倚仗的是渡来的新军。
他们火器好，甚是嚣张。”憨儿愤
愤：“这些盘起辫子的家伙穿蓝色
洋装，副都统和都尉肩上袖上缀
了金穗呢。”“那有何用。交战靠的
是奋勇和心志。他们有吗？”舒莞
屏胸间鼓荡着豪气。

两颗小海雀摆在了书函旁

边。舒莞屏从未见过这么精巧的
海贝，它们竟来自深海。壳上斑点
像洇开的水墨，由上苍无所不能
的手绘就。他抚摸多次，感受那种
沁凉和滑润，心中环绕一句话：
“兄弟，那只纤柔之手力抵千钧，
它会挡住刀子。”然后就是等待那

个至好消息：它一天不来，一颗心
就悬着。

三天过去，又是三天。憨儿
说：“冷大人乘车出远门了，看来
战事吃紧。”舒莞屏应着，心思却
在别处。他想小棉玉一定会最先
得到那个确信，甚至梦到“五微
子”回到了银库，与师傅紧紧相

拥，老人喜极而泣。梦景恍若成
真，让他兴奋难抑，一大早鞭马驰

向那道矮矮的沙岗。远处压着一
层低云，空气闷湿，显然有一场
雨。接近沙岗时，隐隐的雷声响
了。稀稀落落的雨点，一会儿变得
急促。小棉玉仿佛知道他来，站在
廊上。“提调，这是夏雨啊，说来就
来！”她看他一眼，并未回应，转过

身去。他叫一声，她缓缓回头。舒
莞屏被她的脸色吓住了。

就在昨夜，也就是他入梦的

时辰，“五微子”被副都统下令处

死了，地点就是那片泥沼。舒莞屏
被可怖的讯息击蒙了，贴紧墙壁才
没有歪倒。他的脸惨白如纸，紧闭
双眼，让自己沉入无边的黑暗。
“公子，总教习大人！”小棉玉呼
叫，摇动。他仍旧陷入梦中，是一
场噩梦。他睁开眼：“提调，大公亲
手交与我一对小海雀啊！这是真

的，它们还在！我不相信！”小棉玉
被这双眸子的神色吓住了。

五

舒莞屏一直躺在榻上。憨儿

找来大药堂的人，被他微弱而冷
利的声音斥走。“大人切要爱惜自
己啊！”憨儿把冷粥一遍遍温热。
午夜，舒莞屏坐等凌晨。从未如此
孤单和孱弱。一个声音在心底呻
吟：“老院公啊，您说凡灾殃到来
之前，静下心一定会听到它的蹄

声，那是一种魔兽，会发出‘嚓
嚓’‘噗噗’的声音！我在渡轮上
听过，在抵达沙堡岛的旅途上听
过。第一次验证了，第二次正待验
证。老院公啊，您不在，这里再无
人帮我。”

越来越多的凌晨静坐。他对
自己充满怜悯，还有愤恨。在沙堡

岛沉寂的墨夜中，他想再次捕捉由
远而近的“噗噗”声，屏住呼吸。远

处有均匀的风，它携来隐隐涛声。

一片漆色里有个若有若无的光点，
不，是两个，像精灵的眼睛。他站
起，啊，两只小海雀正闪烁莹光。
他捧在手中，移近了看。点燃烛
光，长时间看它水墨洇出似的斑
点，用食指触及逼人的滑润和凉
意。寻一张草纸包起，挪到屋角，
那儿有一个木斗，装了垃圾杂物。

他将其投入木斗。
恍惚中，有人叩门，轻轻的。

这一次不是幻觉。门开了。是那个
瘦削青年，他手擎蜡烛，后面是冷
霖渡。“大人。”舒莞屏手撑床榻努
力坐起。冷大人按一下，让他躺
下。冷霖渡将烛光移近，看一张虚
弱苍白的面庞。“公子，我是特意

来这里表达歉意的。嗯，岂止如
此，相信我，那个不幸的消息让我
伤痛不已。”冷大人神色如冰，声
音滞涩。舒莞屏无一声回应。“我
万万想不到副都统下手这么快。
也许是情势逼人吧，河东敌军已经
集结完毕。这是我们几年来，不，

是从未有过的险峻啊。我心无二
用，大公也是如此。”

舒莞屏听着均匀的时钟嘀嗒
声，循着对方的思路，嗅到了浓浓
的硝味儿。可是他很快想起了另
一个人，就是那个绝望者，这人最
后听信并记住了两个字：“等待”。
在最后的时刻，那人会诅咒一些

人，包括一位总教习大人。“我会

惩戒那位副都统。”冷霖渡站起，
消逝在深浓的夜色中。

上午九时，小棉玉来了。“提
调大人！”小棉玉一直站立，口气
急促：“总教习大人，我是来告诉
你，刚刚大公去辅成院了！她被那
个消息震惊了，说‘晚了一步’。她
扶住那个银库匠师，两人一起流

泪。”
舒莞屏看着她。“公子，这是

我生来第三次看到大公流泪，一次
是她城南巡视，扶起被兵士踢倒的
老人，再一次是为死去的白马，如
今是第三次了。她问起了公子，因
为太难受了，没来这儿。我还要告
诉你，河东吃紧，开战的一天不远

了。”她声音渐渐低沉，停住。舒莞
屏怔着，喃喃自语：“大公亲口答
应过我。她不会骗我的。”

舒莞屏在憨儿的陪伴下去林
中走了一会儿。林径和府前空地多
了几个卫士，这都是副都统的人。
憨儿说：“大人，那家伙被惩戒

了！”他抬起询问的眼睛，憨儿恨
恨道：“若不是战前，这个副都统
定会被裁撤！这次惩戒记上文书，
还要削减月银！”舒莞屏大失所
望：“这算什么！”憨儿咬咬嘴唇：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会有那一
天的。”

（未完待续）

“你知道他去哪了？”

“那是个闷葫芦，除了推磨、压面，平常也不跟

人来往，我咋知道他去哪了。只听他说：我就不信，

还没个世事了！”

从牛存犁家出来，他又急忙夹着车子朝镇上

跑，为了加快速度，甚至连屁股都没落座，始终前倾
身子站着蹬。赶到镇上，他还是先去了一趟派出所。

何首魁刚从孙铁锤家喝酒回来，头有点晕，眯瞪

了一会儿，就开始办案了。从年三十晚上到初七，

所里又抓了好几个偷树、偷牛的回来，还有打架

把胳膊打折的。何首魁气得把桌子拍得响：“你脑

子进水了，大过年的，也不让人安生。还指望派出

所给你管吃管喝得是？我都想把你这伙驴日的皮

捋下来……”

安北斗在门口晃了半天，何首魁才极不情愿地

走出来，问：“咋了？你就这好凑热闹的？还是温如

风那事？让他跑嘛！我就奇了怪了，你们怕他个

啥？”

“何所，你看是这样，南书记来电话了，让一定
要找到温。并且让我给你传达一下，再不敢让他到

县上去折腾了。大过年的，闹着对镇上不好。”

“就是你们前怕狼后怕虎，才养成了这伙人的

瞎毛病。他闹腾能咋？案没破么，非让我弄个冤假错

案才都满意了？县公安局不是也上手查了么，破案

就那么容易？我吃了几十年公安饭，就总结了一条：

嫑听人瞎忽悠、瞎指挥，一旦乱了阵脚，百分之七八
十都办成了糊涂案。”

“那你说温如风挨黑打，就跟孙铁锤和叫驴

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问这话时，叫驴正在

院子的偏斗摩托上帮忙铐人，对那些不规矩的，

时不时还给一脚。叫驴穿的是黄色大头牛皮靴

子。

何首魁说：“从所有证据链看，孙铁锤和叫驴

都不在现场，他们没有作案的可能。我已反复取证

调查过，也不能冤枉人不是。”

“会不会是他们指使人干的？”

“指使谁？在哪里指使的？都查无实据嘛！”

安北斗哀叹了一声：“咱们今天真不该到孙家

吃磨盘会。”

“吃磨盘会咋？吃了他孙铁锤的，只要他犯了

案，照样逮。都叫我何黑脸，不就是说我翻脸不认

人嘛！”

“孙铁锤家请春客，兴师动众的，群众可能看

着不顺眼。温如风本来推钢磨都开张了，结果看我

们都去孙家吆五喝六的，一气之下就走了。”

“我还是那话，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别把他太

当回事。我吃了孙家的磨盘会，还要去其他几个村

里吃。吃饭也不光是吃饭，也在办案。办案有各种办

法，不是坐在这里审，再拿铐子到处铐、绳子到处

捆，有时吃饭打牌也是办，那叫侦办。再说了，所里

办好多案子，还全凭村干部帮忙哩。跟人家都闹成

两张皮，出门依靠谁去。跟这些人打交道，没有你想

的那么纯粹简单！”

安北斗是怎么也说不过何首魁的。连南归雁的

话，在这里也啥作用不起，何况自己。他本来是希望

派出所也去一个人，把摩托开上，找人办事都方便。

一看偏斗摩托周边铐了好几个嫌犯，何所又是那态

度，他就只好自己坐班车上县去了。

16 雪城
安北斗进城那天晚上，大雪把县城覆盖得只能

看见一街两行的红灯笼。有的灯笼上都落着厚厚一

层雪。街上除了零零星星的孩子在堆雪人、放鞭炮，

几乎没有什么人影。只是家家户户都能传出划拳猜

宝声。有人甚至跑出门来，一阵呕吐，又被人搀回去

继续喝。安北斗除了开会，平常很少进城。加之雪夜

对城区的笼罩，都辨不清东南西北了。他觉得首先

还是应该到县委和政府门口看看，兴许一下就能找

到温如风呢。他是问了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才有人

给他指了指方向。

县城毕竟小，不一会儿就到了政府门口。这

儿什么也没有，只有几条游狗在雪地里乱嗅。他

还跑到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广告牌后边找了

找，那里倒是窝缩着一个流浪汉，但不是温如风。

政府大门紧闭着，他轻轻推开侧门的一条缝，看

门老头问干啥，他说找人。老头看了看他背得鼓

囊囊的行李说：“大年关的，找什么人？给人行礼

都不看时候。”

他急忙解释说：“我是北斗镇的，有人可能到

县上告状来了……”

还没等他说完，老头就说：“还没上班呢，告的

哪门子状。出去，把门闭下！”他还朝院子里探了探

头，除了满地积雪，的确空空如也，他就退出来了。

虽然看门老头态度不好，但他心里还是感到一阵安

然，说明温如风没到县政府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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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久远的事就到这里；从
那天晚上开始，Apple和 Blackberry
就不仅仅只是两种水果了。花街
的后半夜十分安静，没有狗咬，没
有鸡叫，走夜路的人都提着脚，运
河上的船只能顺水漂：不是因为

这一段辟为旅游区不能随便让船
走，而是行船的人担心，一桨子下
去掀动水声，会把自己给吓着。初
平阳清醒累了，清醒的确是件相
当费力劳神的事，他开始混沌。而
赤裸的脚后跟显然又是一个饱含
情欲意味的象征，初平阳在混混
沌沌、似梦非醒之间想到了舒袖

的身体———我说的是清除了所有
衣服遮挡之后的身体，唯一的那
个身体，伸手就能触摸到温度和
爱的那个身体。初平阳想，舒袖，
她的眉眼、眼神、鼻子、嘴和牙齿，
她的下巴，她的脖颈与锁骨，她的
胳膊与桃子一样的乳房，她的圆

润、富饶的小腹和启示般的肚脐
眼，她的最美好的从小腹到两腿
之间的三角洲，她的弧度和幽深，

她的并拢和交叉的两条腿，她的闪
着光的脚踝和脚后跟，以及小巧、
干净的脚指头。她不瘦，但也不

胖，她的每一个部位都长得恰如其
分，她的她，他的她。初平阳在昏
沉中觉得自己流了眼泪，他多想伏
在这样一个青草地般的身体上啊，
然后他睡着了。

至于夜里做了什么梦，就不
必详细说了。初平阳被嘈杂声从
睡眠深处一寸寸拽了出来，很多

人在远处说话，机器沉闷的轰鸣，
石头和铁器的撞击声；上午九点二
十五分，初平阳伸了一个懒腰。他
从楼上下来，父亲在练字，母亲在
给阿尔巴尼亚打毛衣，一边听着电
视戏曲频道里的黄梅戏。他们将
要去的姐姐的城市冬天比花街冷，

阿尔巴尼亚出门需要穿件衣服。
当年母亲非常喜欢舒袖，固然是因
为她和儿子好，长得漂亮，家庭也
好，还因为舒袖的黄梅戏唱得好。
唱得如何，起第一个调就知道，她
做姑娘的时候是文艺宣传队的骨
干，那时候正值“文革”，村村镇镇
都要文艺宣传。她觉得舒袖条件

好，第一声她就喜欢。她给儿子冲
了一袋高宝白咖啡。

初平阳的生活有自己的规
律，早饭在十点左右吃，午饭拖到
下午一点半。所以初医生两口子
早饭从不叫他，午饭一家三口一
块，一点半左右。初平阳冲个澡，

洗漱完毕，吃早饭时问母亲，外面
闹哄哄的都在干什么。母亲给他

削了十个荸荠，生吃败火的。
“那劳什子翠宝宝纪念馆，教

堂旁边。”母亲说，“太阳出来了，
趁天好赶紧干活儿。”
“谁的纪念馆？”
“翠宝宝，就那妓女。”初医生

插了一嘴。
“文化局让你给写文章的那

个。”母亲说。

初平阳差点被鸡蛋黄噎着，
那个翠宝宝就是一个传说啊。就
算有这么个人，也轮不到花街来

给她建纪念馆。去年，他在写博士
论文，市文化局一个姓顾的科长
打电话给他，说是受文化局领导
和旅游局以及沿河风光带管委会
的委托，打算约他写一篇研究翠
宝宝的长文。翠宝宝你是知道的，
运河上下无人不晓的名妓，满清
入关，她一介风尘女流，持志守

贞，誓与大明共存亡，最后不堪清
兵凌辱，沉尸运河，成就千古佳
话。你在花街长大，花街你也是知
道的，多少年来都是方圆闻名的
烟花地；你是故乡的大才子，由你
来写我们放心。初平阳发现这里
有个奇怪的逻辑，就因为他从花

街出来，就该他来写？翠宝宝只是
个人名而已，那时候别说运河上
下游，单在运河的行船上就有一
大群妓女。
“我们打算让她住到花街

上。”顾科长拉直了舌头跟初平阳
说普通话。
“问题是此人真假尚须考辨，

但肯定没在花街上待过。传说中
她在大馆子里做生意，花街只是
条巷子。”
“所以我们说‘打算’，让她先

住过去再说。”顾科长说，“只要你
们这些大学问家多写几篇文章，
说这人活过，她就活过。再说，你

怎么知道就没这个人？你怎么知
道她就没在花街上待过？咱们花

街再小，几个像样的妓女总是盛
得下的。”

这种道理初平阳谈不下去，
赶紧以毕业论文任务太重回绝
了。两个月后，顾科长又打电话，
初平阳说论文还没过半，另请高
明吧。顾科长相当惋惜，说：
“家乡的百年大计啊，你是能

尽一份力的。”

初平阳想，你让我给故乡扛
大包我都愿意，这事不行。原来是
要争个名人来搞旅游。初平阳觉

得怪怪的，不是不能给妓女建祠立
传，很多风尘女子比我们这些道貌
岸然的家伙干净一万倍，只是，煞
有介事地将一个传说强行坐实到
花街上来，简直就是明火执仗地无
中生有。想想吧，花街上突然出现
一座富丽堂皇的妓女纪念馆。
“儿子，别自作多情，”母亲给

阿尔巴尼亚比画着毛衣长短，“我
跟你爸和房子都在，三年你也就回
来这么一次；等我们都走了，大和
堂也没了，十三年你能回来一次就
不错了。别故乡故乡的，跟嘴上挂
着猪头肉似的。”

初平阳吃完早饭准备上楼，

父亲叫住他。早上有两个人来电
话，打听他们的房子。初医生没听
明白对方是干啥的，反正报上来一
大串名字，听着像公家人有了兴
趣。
“你怎么说的，爸？”
“我说，这事不归我管，咱们

家我儿子和我老婆当家。”

“听你爸话说得跟花喜鹊似
的，”母亲哼一声，“三十多年了，
我买哪一双袜子回来没跟他报账？
当了一辈子甩手掌柜还喊冤叫
屈。”

初平阳笑笑。“爸，再有人问，
就说房子有主了。”

外面响了一下喇叭，一辆红
色的甲壳虫停在大和堂前。车门

打开。初平阳看见他妈的脸瞬间
撂下来了。舒袖抱着个孩子走过
来，她把头发剪短了，人胖了点；
孩子剃了个光头，大脑门，穿一件
迷彩背带裤。她站在大和堂门槛
前，对初医生两口子说：
“叔叔、阿姨好。平原，对爷爷

奶奶笑笑，笑大一点儿。”

（未完待续）


